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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高博

长城是世界上体量、规模最大的线性文化遗
产。每一段长城，都有历史赋予的特有气质。提到
喜峰口长城，人们会想到一个词——悲壮。1933
年，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曾在喜峰口一带依长
城阻击日军，这里是长城抗战的主要战场之一，抗
日救亡歌曲《大刀进行曲》据此诞生。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 75周年，记者近日在喜
峰口长城沿线采访了解到，见证历史沧桑的喜峰
口西潘家口段长城保护维修工程正在进行。

作为唯一写在国歌里的文物，长城是中华民
族的精神象征。然而，两千余年的自然损毁和人为
破坏，使得古长城生存状况堪忧，喜峰口西潘家口
段同样如此。该段长城位于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
和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交界处，建于明洪武年
间，城墙为砖石结构。

上世纪 70 年代，潘家口水库修建后，喜峰口、
潘家口两座关城和部分长城被淹没到水下，形成
独特的“水下长城”景观。随着水位变化，“水下长
城”时隐时现。如今这段长城因风光俊美，成为不
少户外爱好者的“网红”打卡地。

项目现场施工负责人表示，就这段长城而言，
其实不是修缮已经完全淹入水下的部分，而是修缮
露在水面之上的部分，或者说是枯水季能露在水面
之上的部分。但因处于水库旁，施工材料通过陆路、
水路、山路才能到达施工现场，修缮难度极大。

在文保专家们看来，这段长城的修缮引入了
社会基金参与，探索了多种模式创新，未来可供全
国长城尤其是砖长城修缮借鉴。

长城抗战主战场

凝聚全民族力量

在迁西县滦阳镇石梯子村潘家口水库北岸，有
一处缅怀英烈的精神圣地，它是喜峰雄关大刀园。
“这里是埋葬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烈士尸骨的
地方。”喜峰雄关大刀园景区负责人张国华说。

大刀园内有一把巨型战刀让人印象深刻，被誉
为“天下第一刀”。该刀采用废旧钢材扩展制成，刀
长 29 米、重 19.33 吨，寓意为二十九军将士在 1933
年血战喜峰口。整个大刀造型厚重、雄浑，以具象
手法表现了抗日壮士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

今年 65 岁的张国华，蓄一脸大胡子，人称“张
大胡子”。他出生在迁西长城脚下的宋庄子村，该
村离喜峰口关只有几公里。张国华曾从事铁矿业，
在铁矿石价格一路攀升的 2005 年，他毅然卖掉铁
矿，成立了喜峰口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始建设喜
峰雄关大刀园。

对张国华来说，这是一个偶然中又有必然的
决定。1942 年，他的爷爷在热河被日军枪杀，之后
参加抗战的父亲也被日军抓捕。“每逢回想起国仇
家恨，奶奶都是泪流满面，这对我成长影响很大。”
张国华说，上学后，每年清明节，他和同学都跟随
老师到二十九军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祭拜。
时光倒回到 2002 年清明节前。那天，张国华在

去矿山途中，遇到一批游客向他打听去喜峰口的
路。交谈中得知，这是一群二十九军将士的后裔，他
们要到喜峰口祭奠在长城抗战中牺牲的亲人。

于是，张国华热情带领这批游客来到荒凉的
山脚下。“当时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荒地让后人
寄托哀思，那时我就想，要是有一个专供祭奠的场
所就好了，所以我决定在喜峰口建立抗战遗址公
园。”张国华说。

在迁西县党史研究室主任马振看来，喜峰口
点燃了中华民族抗战的血性。1933 年，这一带曾
发生一场长城血战，五百壮士仅 23 人生还。这也
是长城作为古老的防御工事，在历史上最后一次
发挥它本来的作用。后来者惊叹于它雄浑奇伟的
景致，往往忽略了其在战火硝烟中的末次“亮相”，
时间短暂而悲色浓烈。

1933 年 1 月，日本侵略军越过山海关，侵袭热
河省（1956 年撤销，并入河北、辽宁、内蒙古等地）。
热河省位于长城以北，连接东北、华北和内蒙古。
占领该省，既可随时进窥内蒙古和华北，又可切断
关内和东北义勇军的联系，巩固日军在伪满的
统治。

3 月 4 日，日军攻占了热河省城承德，随后开
始向长城各口发动大举进攻。3 月 9 日，日军占领
了长城喜峰口第一道关口。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
军宋哲元部在赵登禹、何基沣、佟麟阁的指挥下，
夜袭喜峰口日军，近敌作战，歼灭日军五六千人，
并夺回喜峰口阵地。

“中国军队在喜峰口抗战中取得了胜利，也是自
‘九一八’以来的首次大捷。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大刀
队战士们的英雄形象深入人心。这场战役也催生了
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大刀进行曲》。”马振说。

除了喜峰口，长城古北口、冷口等重要关隘也
爆发激战。在近三个月的战斗里，中方总伤亡四万
余人，以巨大的牺牲给日军以沉重打击。长城抗战
虽然失利，但也延缓了日本军事侵略华北的进程。

长城见证了一场又一场浴血奋战，凝聚起全
民族力量。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著名长城专家董
耀会在秦皇岛山海关长城脚下长大。他说，历经多
个朝代、见证无数血雨腥风的巍巍长城，正是中华
民族百折不挠精神的象征。

“面对日本的猛烈进攻，喜峰口的将士们冒着
弹雨，挥刀上阵。”董耀会说，“长城沿线的百姓不少
是明代戍守官兵的后裔，长城有种潜移默化的影
响力。沿线多个村庄的村民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帮
助二十九军。这正是中华民族气节的最好体现。”

八路军在长城内外，也留下了许多英雄的故
事。全面抗战爆发后，长城一线成为八路军的主
战场之一。

在冀东一带，冀东军区副司令员包森的大名
妇孺皆知，人们亲切地称他“包队长”“包司令”。
包森，原名赵宝森，又名赵寒，陕西人，电影《剑吼
长城东》中令日寇丧胆、威震关内外的主人公包
真的原型。“七七事变”后，他从延安被派往晋察
冀抗日根据地，1938 年 6 月率 40 多人到冀东开
辟抗日游击区，1939 年秋任冀东军区副司令员。

包森所部以超凡的战略战术和强悍的战斗
力著称，威震冀东。据载：日伪军惧怕他，常以“出
门打仗碰上老包”为咒语。这位被誉为“中国的夏
伯阳”的抗日名将，也牺牲在长城下。1942 年，包
森率部开往长城以北去打伪满洲军时，在遵化野
虎山同敌人相遇，他被敌人狙击手冷枪射中胸
部，壮烈牺牲。

包森的侄孙赵珂曾专程从陕西前往唐山冀
东烈士陵园和遵化野虎山追思缅怀。“当去冀东
祭拜三爷爷时，看到当地百姓对他的敬仰，令人
十分动容。”赵珂说，“从小就听长辈讲三爷爷抗
日的故事，他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义无反顾投身
到革命事业中，转战长城内外，点燃抗战烽烟，痛
击日寇伪顽，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从历史上来看，自古北口至冷口一线燕山山
脉，是中原与东北和蒙古草原之间的天然屏障。发
源于冀北山地的滦河，是河北省最大的河流之一，
它穿山越岭，纵贯河北东部。喜峰口就雄踞在滦河
河谷与长城相交之地，喜峰口左右皆高山对拱，地
势险要，而由滦河所形成的谷道使之成为南北往
来的天然孔道。

马振说，这条路径向来是从华北平原通向东
北的一条交通要道，古时这一带是汉族与北方及
东北方民族交往频繁之地，历代有兵戍守。

潘家口古称卢龙塞，东距喜峰口十二里。“自
有卢龙塞，烟尘飞至今。”从汉、晋、南北朝到隋、
唐、辽、金、元等朝代，潘家口一直为军事要道。元
以后，由于喜峰口修了官道连通关内外，此后潘
家口交通断绝，均走喜峰口。有史以来，潘喜两关
战事总是关联在一起 ，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
之地。

比起以往历代，明长城在规模上是最为庞
大的。明长城分为九镇，其中喜峰口至潘家口段
长城归蓟镇管辖。所有明长城中，蓟镇长城是最
坚固、最壮观的一段，直接担负着拱卫京师的
任务。

蓟镇长城大规模修筑由蓟镇总兵官戚继光完
成。明朝为加强北方防务，在消灭东南沿海一带倭
寇侵扰后，调戚继光北上防御鞑靼。“终继光在镇，
二寇不敢犯蓟门。”明隆庆、万历年间，戚继光曾在
青山关、喜峰口、董家口一带三战蒙古鞑靼朵颜
部，使首领董狐狸诚服而降。戚继光主持蓟镇长城
防务 14 年时间，也是明朝长城沿线国防形势最为
稳定的时期。

戚继光对长城防线进行改造，长城上增修空
心敌楼，敌楼之间互为掎角，相互救应，都配备有
火炮，犹如一座座小型堡垒，具有很强的作战防御
功能。他还从浙江调来训练有素的将士数千人，安
排在长城守军中，靠着严苛的军纪律法，戚继光练
就了一支强兵。

现如今，每年有几十万游客来到喜峰口长城，
看着满是刀痕弹孔的长城，听着抗战先烈的故事。
为办好这个景区，张国华已耗尽半生心血，先后筹
措 1.2亿元资金。“如长城般刚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永远屹立在每个中国人心中。今天的喜峰口没有
了战争的硝烟，烈士的名字却永远熔铸在巍巍长
城之上。”张国华说。

“水下长城”成网红打卡地

年久失修存垮塌风险

唐山摄影师戚辉从 1998 年开始拍摄喜峰口
西潘家口段长城。22 年拍摄的经历告诉戚辉，这
里一年四季摄影创作各有特色。

“20 多年前，我第一次来这里时，听岸边渔民
讲述长城抗战喜峰口大捷的惨烈悲壮，从那时起
这段长城就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难
得一见的长城水景更是摄影创作的绝佳场地。”戚
辉告诉记者。

1975 年至 1981 年，为了给天津供水，利用这
里的山形地势，在滦河上游宽城、迁西、兴隆三县
交界处，修建了潘家口水库。引滦入津工程横切长
城，喜峰口、潘家口两座雄关镶入一潭碧波，从而
形成万里长城一处绝景——“水下长城”。

戚辉介绍，由于水库位于燕山山脉沉降地带
沙东南构造带与华夏构造带的复合部位，地质构
造复杂，四周的石灰岩、白云岩及少部分页岩岩
体，由于流水侵蚀与褶皱断裂作用，塑造出一系列
绚丽多姿的奇峰怪石与陡崖悬壁，是北国极为罕
见的山水风光。

从空中俯瞰，长城顺着逶迤的燕山山脉一直
伸向水岸边，犹如巨龙一头扎进水里。一座水库的
出现，不经意间营造了绝美的“长城水乡”。

潘家口水库水域面积 70 平方公里，其中约
50 平方公里位于宽城县境内。潘家口水库淹没宽
城县四个乡镇、17个行政村，共有移民 23000 多
人，其中留在库区的后靠移民有万余人。

宽城县桲罗台镇白台子村李健民对那段历史
记忆犹新。“大家总结当年这一带百姓的付出，都
以移民精神来概括。”李健民说，他们村前后经历
了四次外迁，从 2700 多口人到现在只剩下 83户、
283 口人。

“以前我们这水源充足，土地肥沃，修建水库后，
全村只剩了六亩山坡地。失去了耕地，大家只能打点
工、卖点栗子或者在水库里打点鱼卖，生活真是很苦，
买大米都是一次只能买几斤。”李健民说。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田地被淹没了，为求生
存，没了地的农民们开始琢磨着在水库养鱼。
2001 年，李健民加入了养鱼行列。他说，养鱼的年
纯收入都在 20 多万元。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库区百姓加入网箱养
鱼行列，腰包越来越鼓的同时，水库却不堪重负，
水质急剧恶化。此外，近年来，随着户外运动的兴
起，来“水下长城”探险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游客的
增多给长城保护带来了不少麻烦。

80后长城保护员梁庆立，是迁西县榆木岭村村
民，自初中毕业后开始守护家乡的长城，至今已有 18
年。梁庆立说，提到长城，很多人都只知道八达岭、山
海关等，但其实绝大部分的长城都分散在我们家这
样的偏远山区，如榆木岭长城、喜峰口长城等。

在梁庆立看来，近年来，到野长城旅游探险的
游客越来越多，但这些年催生的野长城热实际上
已经超过不少长城的承载能力，目前部分地区野
长城的破坏比已开发的长城景区要严重得多。

“游客频繁的踩踏难免会造成一些长城砖石
的松动，所以有时候我们并不想让媒体宣传这些
野长城，这样可能知道的人就会少，来爬的人也会
少。”梁庆立说，野长城破坏少的，都是山坡比较陡
峭，游客难以攀爬的地段。

长城的保护状况确实不容乐观。董耀会表示，
以距今最近的明长城为例，人工墙体长度为
6259.6 公里，目前保存较好的 513.5 公里，只有
8%；已消失的（指地面遗迹不存）1961.6公里，占
到 31%。

董耀会指出，除去地震、风雨侵蚀等不可抗力
的自然因素，人为因素仍是长城生存的一大威胁。
早年间一些公路、铁路等建设工程穿越长城，拆长
城砖盖房子、搭猪圈，少数违法分子偷盗、贩卖长
城文字砖，还有时下流行的攀爬野长城。加之长城

现多位于远离中心城镇的崇山峻岭、戈壁荒漠
之间，施工困难，增加了保护难度。

为更好保护长城，2007 年 11 月，迁西县通
过村委会、乡镇政府推荐，从长城沿线各村选聘
了事业心和责任感较强的长城保护员 30 名，要
求每位长城保护员每周巡查各自负责的长城段
两至三次，报告文物管理所巡查情况。

在巡查过程中，如果发现破坏长城事件，长
城保护员要立即制止并及时上报。同时为了保
护境内长城完整性，迁西文保所依据隐患排查
结果对境内长城段落进行日常性维护、抢险加
固，实施了现状整修工程和安全防范工程。

迁西县文保所所长杨天华表示，通过环境
整治、抢险性修缮，部分长城段的安全隐患得
到消减。但由于几百年的自然侵蚀，大部分长
城段仍具隐患，难抵风雨，抢险修缮任务依然
艰巨。

记者在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看到，目前
城墙和敌台残存，内外侧砖墙局部坍塌和缺失，
毛石墙芯局部坍塌，地面砖残损缺失并且有进
一步恶化的危险。“如不及时进行抢险加固，很
可能坍塌，游客攀爬时也面临一定风险。”杨天
华说。

一砖一石皆不易

修旧如旧将重绽风采

这是技工夏国全第二次修长城，上一次修
长城还是十多年前修金山岭长城。对夏国全来
说，这次修“水下长城”难度更大。

项目因处于潘家口水库，施工材料通过陆
路、水路、山路才能到达施工现场，即材料陆运
至潘家口水库码头后，通过船运到达长城脚下
的水库岸边，再分别通过滑道或人工“肩挑背
扛”最后运至施工现场。

现场施工负责人杜胜军说：“这段长城维修
难点是运输，今年水位下降比较厉害，增加了运
输难度。”

“长城上所有施工材料全靠人背肩扛的负重
方式运送上山。最重的条石有七八百斤重，得五六
个人一起搬。负重往上走的时候，大家得一起使
劲，时间长了特别有默契。”夏国全告诉记者，虽然
每天很辛苦，但也不觉得累，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
征，修缮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很自豪。

在戚辉看来，这段长城已不仅仅是简单的
长城。经过千年的风吹日晒和战争洗礼，虽然残
缺、沧桑，但正是这种不完美才是这段长城最好
的本色，这种残缺是对后人最好的诉说，所以他
希望长城修缮时能保持本底。

2016 年辽宁最美野长城被修成水泥路事
件，引发公众对长城修复工作的广泛关注，并引
发了一场大讨论：到底什么是长城原样？有人认
为长城最初建造时的式样是原状，有的人认为
今天的保存状况是原状。维修长城时常用的一
句话叫“修旧如旧”，这个“旧”指什么？是指长城
修建之初的旧，还是指长城保存现状的旧？

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保护维修工程秉持
最小干预原则，以妥善保护长城的真实性、完整
性和沧桑古朴的历史风貌，展现长城厚重的文化
内涵。董耀会说，这一原则也是对长城“过度修
复”行为的纠正。所谓最小干预原则，通俗讲就是
修缮只是排除长城墙体的倒塌隐患，是抢救性
的，对那些有倒塌危险的地方进行抢险加固。

在资金方面，这段长城保护维修工程扩大
了资金来源，引入社会基金参与。“长城资源点
多、面长、线广，保护任务艰巨。”董耀会说，传统
单纯依靠政府部门拨款保护、修缮的方式，无论
从资金还是人力来说，都无法满足现实需要。

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2016 年 9 月开
始，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主办的“保护长城，
加我一个”长城保护公募项目与腾讯公益慈善
基金会合作，通过线上募集与线下筹款相结合

的方式，向社会公开筹集资金，对箭扣和喜峰口
的两段长城本体进行修缮。

“文物保护领域采用‘互联网＋公益’方式
进行公募，具有重要意义。”董耀会说，万里长城
的保护工作，仅靠文物部门是不行的，必须通过
提高全社会的长城保护意识才行。只有通过社
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构建起保护长城的这道“长
城”，才能让长城更长久地传承下去。

社会力量参与长城保护，在我国是有传统
的。30 多年前，中华大地响起一个激动人心的
口号“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把保护长城与热爱
中华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中国乃至世界华人中
掀起保护长城、宣传长城的文化热潮，开创了长
城保护管理社会力量参与的局面。

据董耀会介绍，目前，我国长城保护员已超
过 3000 人，相关省区市长城基本实现了保护员
全覆盖，在日常巡查方面，是一支不容忽视、难
以替代的力量，为长城保护做出了积极贡献。

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修缮项目纳入了国
家文物局“十三五”期间重点修缮计划，包括喜峰
口西潘家口段长城墙体 1005 米和四个敌台。其
中，2018年一期工程已完成长城主体包含 4号敌
台及两侧边墙 132 米的修缮。本期项目范围为 1
号、2号、3号敌台和 873米墙体，计划年底竣工。

项目施工方负责人、河北省古代建筑保护
研究所副所长次立新从事文物保护工作已有
33 年。他告诉记者，本次修缮一方面以考古成
果为依据，真实完整地保护长城存在的整个历
史过程中所产生和被赋予的遗存和信息，尤其
“长城抗战”的遗迹，最大限度保留长城现有历
史风貌；同时以消除安全隐患为目的，按照“原
形制、原材料、原工艺、原结构”原则，尽量利用
旧材料，修复部分坍塌或缺失墙体，保证城墙的
结构安全和长城的整体完整性。

“修这段长城用的青砖都按古法烧制，尺寸
与明代城砖保持一致，青砖用量 4 万块左右。”
次立新说，这段长城为明万历—崇祯年间包砌，
其砌筑和青砖规格具有明晚期特点，比现代用
砖明显要大，青砖制作烧制基本以人工为主，除
和泥借助机械外，制坯和烧制全部人工进行，以
保留青砖自然外观。

修缮前部分墙体因为坍塌被掩埋，需要先对
坍塌的墙体进行清理，找出原墙址，为墙体修缮提
供依据。清理墙址的同时，还有很多坍塌在原址的
条石、砖、毛石等材料也会一同清理出来，施工方
会进行分类码放，以便重新利用。清理完成后，还
会对露出的原墙址进行测量绘图，留存资料。

“为了与原有石条有所区别，我们在一些新
补条石青砖上刻了年代标识，在补配过程中，刻
有标识的一面会砌筑在内侧。”杜胜军说。

在董耀会看来，各界需要从制度层面上制定
长城修缮设计与施工的标准。“箭扣和喜峰口西
潘家口这两段长城的修缮探索了多种模式创新，
未来可供全国长城尤其是砖长城修缮借鉴。”

文物需要保护，同时还需要传承和利用。
“不少长城沿线地区比较偏僻，经济欠发达，长
城保护、传承和利用，要在做好保护的同时，与
长城沿线百姓脱贫、民生改善、经济发展相结
合。”董耀会说。

2019 年 7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会议指出，建设长城、大运
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对坚定文化自信，彰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影响力、革命文化的
强大感召力具有重要意义。

拥有长城资源的全国多个省区，目前已在
积极融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河北省作
为长城资源大省，承担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试点任务。依托长城内外的遗址遗迹、关隘城
堡、传统村落、山水风光等资源，重点打造金山
岭、山海关、老龙头、喜峰口、白羊峪、大境门等
长城核心景观。

“长城文化资源不能光盯着建筑，要关注生
活在长城空间和时间中的一代代的人。情感交
流是长城旅游者最大需求，要让游人带着情感
满足的快乐离开长城。”董耀会说。

如今，“水下长城”正迎来重生。除了修缮工
程在如火如荼进行，近年来，政府大力治水，已
将潘家口网箱全部清理。2016 年 11 月起，为彻
底消除潘家口水库网箱养鱼造成的水体污染，
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承德、唐山两市开始集中
清理水库网箱养鱼。

那一年李健民忍痛割爱带头拆除网箱。
“30 多年前是移民精神，现在是拆网精神。”李
健民说，“清除一个个网箱时，心里真是很难受。
毕竟靠着它养鱼十几年，一下子就没有了。直到
现在，有时我还会开车走三里路，然后再开船走
四里路到自己曾经养鱼的水面看看。”

在李健民这样生活在长城脚下的库区老居
民心中，水库下方埋藏着家族的精神图腾，他们
居住了数百年的家园永远就沉睡在那里。从“放
下锄头拿起网”到“拆箱卖鱼”，李健民正在和当
地政府一起努力寻找新的发展道路。

“我们的未来应该还在这山山水水上。政府
正在结合‘水下长城’探索发展旅游生态产业，在
保护水质的前提下引导渔民就业。”李健民说。

（上接 9 版）赶上订单要得急，马海者甚至敢和婆
婆“提要求”，请婆婆帮她照顾小孩。“要是在以前，这
是不可能的，你还敢让婆婆干你该干的事？”马海者
说，现在婆婆也拿着自己给的零花钱，所以自己敢这
么硬气。

越来越多的婆婆们，不仅开始理解媳妇了，还索
性一起来扶贫车间，变成儿媳妇的支持者和同行者。

一些原来反对媳妇出门的丈夫，竟骑着摩托
车送媳妇来上班。
一个东乡汉子告诉记者，原本自己担心赚几个

钱会丢了媳妇，现在发现是自己吓自己；原来怕老婆
出门挣钱会被人笑话，出去的人多了，也就没人提了。

疫情期间，很多东乡男人想打工出不去，闲在

家，靠媳妇的收入供家里花销。
有一次，中午下班回家的马西萍发现丈夫靠

在床上玩手机，还硬气地轻训了一顿丈夫，丈夫也
没怎么言语。这在以前，马西萍想都不敢想。

马西萍拿到工资，只给自己添置了一条几块
钱的项链，其余的都攒作几个孩子日后的大学学
费。“我觉得自己挣钱辛苦，舍不得花。不管男孩女
孩，我要花到孩子身上，要一直供他们读到大学，
不用像我这样。”

妇女的经济收入、家庭地位、婆媳关系、夫妻
关系都在悄然变化。在马箫箫看来，像马西萍和马
海者这一代妇女，已经走上和她们的母亲不同的
道路，而她们的女儿肯定会走得更远。

彻底改变“女儿的命”，星星之火

正燎燃

在一次碧桂园组织的培训会上，有妇女问，“为
什么不直接把我们的老公拉出来也培训培训思想？
他们思想改变了，我们出来就没什么问题了。”

马箫箫和碧桂园帮扶团队不是没想过培训东
乡男人，他们担心的是，如果直接对男人们说教，
反而可能引发他们的进一步反感，效果适得其反。

在技能培训过程中，也有一些妇女请求外来
的培训老师带自己出去务工，长长见识，最后被拒
绝了。同是培训老师的姚梦琪告诉记者，“如果把

她们带出去，那等于告诉男人们，培训班在拆散
别人家庭。”东乡妇女要想进一步走出去，走得
更远，需要已经思想启蒙的妇女潜移默化地影
响自己的丈夫。

如今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男人们
身上的那些变化，让马箫箫格外惊喜。但她知
道，这更得益于脱贫攻坚的大环境。

东乡县妇联和劳务办在劳务输出上下了大
力气：对接好外地企业，安排好吃饭和住宿，甚至
可以直接拎包进厂。东乡县劳务办主任马占明认
为，到发达地区务工，见识了别人是怎么生活的，
男人们的思想改变是迟早的事。与此同时，张宗
玺这些扶贫工作者也敏锐地觉察到，脱贫攻坚以

来，随着大量帮扶力量进入东乡，男人们接触了
越来越多的新事物和人，思想已经在潜移默化地
改变。

即使在偏远的荒山村，有过外出经历的男
人，更容易同意妇女走进扶贫车间。扶贫车间最
早的一批女工就来自这些家庭。

这些是张宗玺的“种子选手”。每一次给女
工发工资，张还是会唠叨“妇女能顶半边天”。最
初，她们也是怯怯地笑笑就转过头；再后来笑的
人少了，女工们的眼神露出一丝自信。

“星星之火已经烧到了荒山村，彻底改变
‘女儿的命’是迟早的事。”一次和村干部交流
时，张宗玺信心满满。

沉眠水下的《大刀进行曲》诞生地，曾是长城抗战主战场

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修缮现场。
本报记者高博摄

1933 年，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

曾在喜峰口一带依长城阻击日军。这

里是长城抗战的主要战场之一，抗日

救亡歌曲《大刀进行曲》据此诞生

上世纪 70 年代，潘家口水库修建

后，喜峰口、潘家口两座关城和部分长

城被淹没到水下，形成独特的“水下长

城”景观。随着水位变化，“水下长城”

时隐时现。如今这段长城因其风光俊

美，成为不少户外爱好者的“网红”打

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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